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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戀書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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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妳知道『自殺協議(suicidal pact)是什麼嗎？』位於日內瓦的拉佩爾迪拉克(La Perle du Lac)的餐桌上，你突然向我問道。



我一時之間被嚇了一跳，還以為是我聽錯了。



「你說什麼？」



你面不改色的重複了一次，「『自殺協議』就是兩個人決意在同一時刻一起結束自己的生命的意思。」



「我知道『自殺協議』是什麼。但你為什麼會這麼問呢？」



「因為，我正在邀請妳陪我一起死呀。」



「什麼？」令我驚訝的是，我的聲音竟是如此冷靜。這句「什麼」的意義比較接近於向對方提出確認之意，而不是一個單純的疑問句。



你深吸一口氣，從銀色的盒子裡拿出一根雪茄，不過並沒有點著它。



「我想要殺了自己，而我不希望獨自一人進行這件事。」



「但是，你為什麼要這麼做呢？你是那麼的年輕、健康、帥氣和富有，你應該是地球上最後一個打算放棄生命的人才對啊。」



「當然了，妳說的都沒錯。」你點燃了雪茄，抽了一口，然後吐出灰色的煙圈。



「但是以上這些條件正是我打算殺了自己的理由。妳眼前看到的這個人是誰呢？他擁有精緻的五官、茂密的頭髮、白皙的肌膚和一副能讓無數的少女為之瘋狂的好身材，但若是再過2、30年以後呢？妳將看到的光景又會是什麼？疾病、衰老，和一張不敢對著鏡子裡看的臉孔，我總是認為人的生命就應該結束在巔峰期，一切都還是最完美的時刻。」



我並沒有試圖去反駁他的觀點。「那麼，為什麼是我？你為什麼選我作為你的死亡夥伴呢？」



他微微一笑，直視我的雙眼說：「因為我知道妳擁有和我一樣的想法，一樣的恐懼。」



我的心跳霎時停止，他怎麼能夠如此透徹的了解我呢？我們之間的相識僅僅只在3個月前，在他那奢華的遊艇所舉辦的派對之上，那艘遊艇當時正從克里特島航向聖托裡尼島。



我和他上過幾次床，從中發現他是一個非常棒的性伴侶，相處起來也很愉快。至少，他不是那些自以為能用金錢收買我的肉體和靈魂的下流富豪的其中之一，然而我也從未想過他竟然會提出現在這份提議。



「妳認為我瘋了，對吧？」他問。



「有一點。但是呢，我想我也差不多。」



他輕聲笑了起來，在他的那張娃娃臉上浮現了一個最甜蜜的笑容。(實際上他已經超過35歲了。)



「我可以解讀成，妳對我的提議說『好』的意思嗎？」



我聳聳肩，一個普通人理應斷然拒絕，但我並不是那些普通人之一。我已經25歲了，根據我的家族疾病史，我最多只剩下20到25年可以活。我的父母皆已過世，我目前單身，與這個世俗的世界也沒有太多的牽連。而且，他說的對，我擁有和他一樣的恐懼。再者，等到我45歲再死跟現在就死之間，又有什麼差別呢？



「妳不必現在就回答我，仔細想想以後再告訴我就行了。」



於是這件事就暫時到此為止，他開著他紅色的瑪莎拉蒂跑車送我回到我的公寓，在夜色之中揚長而去之前，還給了我一個道別晚安的吻。



我到達我住的樓層，用鑰匙打開房門，然後走進了我的住屋。



突然間，我感覺到無比的疲憊。



因此我踢掉高跟鞋、解開黑色低胸禮服的拉鍊、脫下內褲，把它丟到房間的一個角落，然後全身赤裸地走進浴室。



很快地，我就讓自己的全身浸泡到浴缸的熱水裡面。



這真是瘋狂！我是個年輕、漂亮和聰明的女孩子，還有一整個世界等著我去征服，我何必現在就要選擇去死呢？這整個想法根本就是非常荒謬的，說不定只是一個惡作劇罷了，但在內心深處，我知道他並沒有跟我開玩笑。



我看見了他的雙眼所透漏的悲傷，那雙眼睛告訴我，他是認真的。



我轉頭面向浴缸旁邊的鏡子，我凝視自己的雙眼，然後我便知道了，我也是，希望進行這件事的。



這是我此生唯一一次會有個人對我提出這份提議，如果我拒絕了，我的餘生都將為這個決定感到後悔。



我拿起一條浴巾，把我還在滴著水的身體包覆其中，然後走到客廳，拿起我的電話。



「麥克斯(Max)？」這通電話立刻就被接聽了。



「是我，蘇菲(Sophie)。」



「我的回答是『好』。」



「很好。」他說道，聲音中似乎帶著鬆了一口氣的感覺，「就讓我們明天見個面，來談論細節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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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在隔天的午餐時見面。



吃完了開胃菜，我們便開始了嚴肅的討論，彷彿我們正準備要進行一個價值數百萬美元的商業投資案一樣。



「妳希望用什麼樣的方式來進行呢？」他問道。



「不要使用毒藥，我可不想太輕易的死去；上吊也不用考慮了，我們緊鄰著彼此吊起來的模樣，看起來就像北京烤鴨一樣的可笑。」



我忍不住抿嘴笑了起來。



「使用槍怎麼樣？」



他點點頭，「槍的話可以考慮，不過妳永遠也不知道自己中槍後是否真的會死。開了第一槍以後，妳可能就沒有第二次的機會了，妳將無力再度扣下板機。」



「除非我們是將槍口塞進嘴裡開槍，把我們的腦漿給打爆才行。」



他認真考慮了一下子，然後搖搖頭說道：「這樣太髒亂了，而且我比較希望我的腦漿可以留在頭骨裡面，而不是噴灑在牆壁上。」



我們陷入一陣沉默。



然後，他說：「妳有日本血統，對吧？」



「是的，我的母親是半個日本人。」



「如果請妳跟我一起切腹自殺的話，妳會拒絕嗎？」



我敢肯定，他一定發現了我的嘴巴驚訝的張開，成了一個大大的「O」字形，這模樣逗笑了他。



「不願意嗎？」



我等待了數秒鐘，讓這個念頭慢慢的沉澱。



「我想是可以的，只要你不要求我遵循古老的儀式就行了，我不想把這事情搞得像是情境劇一樣。」



「我不會這樣要求的，因為我也不喜歡那種方式。我們將成為獨創者，進行一個21世紀式的切腹。」



我拿起了裝著冰香檳的玻璃杯，準備啜飲一口，同時他也舉起他的杯子，來跟我碰杯。



「成交嗎？」



「成交。」



當他和我一起走向他的瑪莎拉蒂(這次是銀色的)時，我詢問他打算在哪裡進行這件事。



「我們當然會找個特別的地點，畢竟，妳也不是每天都能做這類的事情的。」



「我想也是。那你的財產跟你的事業要怎麼辦呢？」



「我會立一份遺囑，大部分的財產都捐給慈善單位，確保連1%的錢都不會讓那群圍繞在我周圍吵翻天的獵狗給拿到。」



「所以，你已經仔細考慮清楚了。」



他點點頭。「上車吧，前往下午的商業會議之前，我想要先跟妳做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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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日內瓦飛到峇里島是一趟長途的航程。



我們針對雙方共同的死亡地點討論了許多次，最後選定在赤道上的某個角落。



「那裡比較溫暖。」他說道：「而且我們必須習慣那種炙熱高溫，不是有人說，自我了斷的人，將會在地獄裡受焚燒之苦嗎？」



我笑了，「提醒我不要去點任何燒烤的食物呀。」



下塌的飯店相當的美麗。



我們住的別墅附有一個戶外游泳池和一個蓮花池塘，芬芳的香氣從敞開的玻璃門飄盪進來，並且與那裡大量的果園內的果香相互混合。



「這可以幫忙去除鮮血的腥味。」他解釋道。



「你把所有事情都想好了。但是這間可憐的飯店該怎麼辦呢？等到新聞散播出去以後，是不是將會嚴重影響他們的生意呢？若是曾經有兩個人非常血腥的死在這裡，誰還敢來這裡住宿呢？」



「別再擔心了。首先，這間飯店是我的；第二，我已經提供他們足夠的資金來繼續營業，而且和他們約定，只要他們能夠創造營業額，這間飯店就不會被迫出售。第三，這間別墅將會維持現在的面貌，旅客可以前來這裡參觀，妳要把這裡稱為紀念聖地也行，但是沒有人可以租下來，或是在這裡過夜的。」



「讚。」



「現在，脫光吧，我要狠狠地幹死妳。」他說。



我滿足他的要求，讓我的棉襯杉和短褲滑落在地。他脫下了我的黑色胸罩與內褲，然後把我拋到那張國王級的四柱大床上。



「你沒有關上那幾扇玻璃門呢。」我說道。



「管那些玻璃門去死！」



我們開始做愛，讓溫暖的太陽將它澄色的光輝灑落在我們身上。



當他玩弄我的雙乳時，我向後拱起身子，讓他吸吮我的乳頭。



我們心裡都明白，在終結到來以前，彼此能夠做愛的次數不多了，所以我們都將所有的理智拋諸腦後，竭盡全力的發洩慾望。



我們狂野的熱吻、肆無忌憚的放聲浪叫。



我身上所有能插的洞都任他折騰、突刺。



當他射了以後，我跪下來用口舌讓他重新站立。



接著，我們又在游泳池中繼續做愛，在逐漸黯淡的夕陽下瘋狂的歡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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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在房間內共進晚餐：非常微量的食物，以及我們所能找到最高級的勃艮第葡萄酒。



我們安靜的進食，搭配一張播放著歌劇La Wally(華麗姑娘)的CD，房間內充斥著瑪麗亞‧卡拉絲(Maria Callas)的悲傷歌聲。



我們拿起酒杯，坐在玻璃門旁，抬頭看著頭頂上那滿天的星斗。



「今晚過後，我們會變成那些星星的其中之一嗎？」我心不在焉的問道。



「也許會吧。」他回答：「聽著，如果妳想要退出的話，只要開口…」



我用一個深吻打斷了他的話，透過我們身上的絲綢和服的衣領，我可以聞到他的體香，並察覺到一陣興奮的氣息。



「你希望我噴上任何香水嗎？」



「不用，我只要妳維持自然的氣息就好。」他低聲說道，一邊隔著絲綢和服愛撫我的乳房。「這樣一來，到了那邊的世界，相隔千里之外我也能聞得到妳的所在。」



我們深情相擁。若不是我們認為再繼續纏綿下去，就顯得有一點貪心與眷戀的話，我們一定會再做愛一次的。



我們分別如廁，仔細的將我們的腸胃完全清理乾淨，因為我們不想被失禁的糞便弄髒身體。



接著，我穿上了他為我選的衣裝：一條純黑色的無肩帶胸罩和一條僅能遮蔽我最私密部位的丁字褲，外面再穿上黑色的和服。



他的穿著更加的暴露，只有一條黑色的平底褲而已。



我們將部落地毯上的茶几搬離。



「再吻我一次。」我向他要求道。



他忘情的吻我，我們的身體緊貼著對方，他的一隻手抱著我的腰，另外一手握著我的乳房。



我呻吟道：「現在，為我脫衣吧。」



他猛然抽開束著和服的繩結，讓那件絲綢飄降到地面。



我們一起跪了下來，伸手可及之處擺放著兩把折疊刀。



他拿起了他的刀，將刀刃翻轉出來。



「妳完全確定要這麼做嗎？」他問道。



我沒有回答他，只是將身子向後一仰，奉上我的雙乳。



他將刀刃滑過連結兩個罩杯的布料底下，向上一刀劃去，我的上半身便呈現完全赤裸的模樣了。



他的雙唇在我胸乳遊走，舌頭舔舐著兩乳之間的裂谷，我感覺到渾身一陣顫慄。



「動手吧！現在就動手吧！」我催促著他。



他把另外一支折疊刀放進我的手裡，那把刀的刀刃已經事先翻出來了。



我們深深的凝視著彼此，點了點頭。



兩口刀刃的尖鋒各自找到它們的記號，我可以感覺到他的尖鋒落在我的左側，在他身上的落點則同樣位於我左手邊，只是位置稍微低了一點，如此一來，當我們引導著刀刃橫切彼此的腹部時，各自持刀的手才不會阻礙到對方。



他先把刀扎了進去，當堅硬的金屬咬入我的肉體時，我感覺到一陣劇烈的疼痛，痛得我差點就讓手中的刀掉落，但不知怎麼的最後還是成功的將刀緊緊握住。



「動手吧！蘇菲，快動手！」



我一刀推入，他立刻喘了一口氣。



我可以感覺到我們身體的顫動，疼痛與反胃感如同巨浪將我們淹沒。



啊! 原來感覺是這樣的：心跳加速、太陽穴上脈搏有如雷鳴般鼓動、口中是乾燥感……而我們明白，彼此已經到了沒有回頭路的地步了。



我們咬緊牙關，慢慢的抽動刀刃，橫劃彼此的肉體。



我們感覺到對方血液的黏稠，染紅了彼此的手……



當他的刀刃抵達我的肚臍下方時，他暫時停了下來，短暫的歇息。



「我很抱歉，蘇菲……」他的聲音變得越來越微弱。



「麥克斯，不要停止！請你不要停下來！」我懇求道：「我希望你…這樣…做，我想要…跟…你…一起…死……」



他繼續了，只是速度比先前還慢，因失血的緣故，他的力氣逐漸衰弱了。



我跟上他的進度，確保我切的速度不會比較快也不會比較慢。



他痛哭了起來，理由並非出於畏懼，而是因為要求我跟他一起死的自責感。



「沒有關係的，謝謝你，麥克斯，謝謝你邀請我一起做這件事……」



我讓他把頭倚靠在我裸露的雙乳上，並感覺到他的淚水流了下來，沾濕了我的乳溝，也和我腹部的鮮血混在一起。



我們發現呼吸越來越困難了，但是我們也知道，距離死亡還有很長一段時間。



沒有介錯的儀式。



而我們也事先同意，不會去切開我們的氣管，或是一刀刺進我們的心臟，來縮短與死亡之間的距離。



卡拉絲強而有力的歌聲，如今充斥在我們周圍的空氣之中，就像抬起的翅膀一樣。



Ebben! Ne andr� lontana

Come va l'eco pia campana,

L� fra la neve bianca;

L� fra le nubi d'�r;

Ladd�ve la speranza, la speranza

� rimpianto, � rimpianto, � dolor! ...





(就這樣吧！我即將遠行，

就像那教堂上虔誠鐘聲的回音般遙遠，

遙想那個地方，能穿越潔亮的白雪；

遙想那個地方，能穿越金黃的柔雲；

那個地方是一個希望，

成了遺憾，成了遺憾與痛苦的地方！)

(註：歌劇《華麗姑娘》中著名的詠嘆調《我即將遠行》)

(中文翻譯來源：youtube)



我可以聞到盛開的蓮花香、果園的水果香和天堂鳥花淡淡的花香，它們與這些味道當中最珍貴的香氣─我們的鮮血相互混合。



是的，遙想那個地方，能穿越潔亮的白雪，能穿越金黃的柔雲，那個地方是一個希望，希望成了遺憾，成了遺憾與痛苦的地方……



然後，那悲傷，希望，希望………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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